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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禍音之「罪網難逃」（羅馬書一至七） 
 

引言：不可以簡單些嗎？ 
 

弟兄姊妹，在上一篇的講章中，我講到甚麼是「原來福音」，就是人活在一面犯罪作惡，無

法自救自拔，而另一面天國已近，上帝法不容情的審判，亦即將降臨的陰影底下，得到一個

「好消息」， 就是天父因著祂的憐憫，藉基督的代贖和聖靈的感化，為我們預備了一條生路，

只要我們及時認罪悔改，接受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回歸天父，就可以免去神的憤怒，與

天父復和，最終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 

 

對應於這個「原來福音」，必定要有一個「原來禍音」作為它的前設，這禍音就是人在自己

的罪惡和上帝的審判下，「絕望等死」的事實。不先理解好「禍音」，我保證，我們一定會

錯解「福音」。但我自己信主二十多年，在至少三分二的日子裡，都不停反覆掙扎問上帝：

在你那看似慈悲動人的「福音」背後，竟有著一個這樣深沉可怕的「禍音」，必要如此嗎？

又慈悲又全能的上帝，你不可以「好頭好尾」，不可以不以「禍音」作為前設，一開始就直

接給人「福音」嗎？你為甚麼總是「老例」，要讓人先陷在痛苦不堪的「禍音」裡，然後才

施施然給他們「福音」，好像先把對方弄得家散人亡一無所有，才故作慷慨地賜他這樣那樣

的「福氣」一樣，這不是太矯情、太造作，甚至太殘忍嗎？（想想約伯的際遇，大家不心寒

嗎？）總之，一句話，信仰，不可以簡單些嗎？ 

 

作為對這疑問的一個回應，也算是我廿多年信仰掙扎的小小「成果」，我打算講幾篇「原來

禍音」，我講的不僅是這個「禍音」究竟是甚麼意思，更要告訴大家，為甚麼這個可怕的「禍

音」會是「福音」，就是上帝對我們施與的拯救，所「必需」的前設。今天，我會先講構成

禍音的其中一個主要部分，「罪網難逃」──就是人，無論如何，若沒有基督的救贖，一定

擺脫不了「待定罪、等滅亡」的厄運。俗語說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」，看們且看在聖經的

啟示下，如何「罪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」，使得聖經「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」的斷言，成

為一個絕對無誤、不能反駁的結論。 

 

原諒我的野心相當大，我引用的主體經文會跨越羅馬書一至七章，大部分經文已經印在講章

的文字稿上，但條件許可的話，最好還是自己打開聖經，來細聽這篇比較艱深理性的信息。

聽罷，我很想大家自己再細讀羅馬書，好明白「罪」與「義」的真正內涵。現在，請大家翻

開新約聖經．羅書馬．第一章。 

 

一、義與罪的對比 
 

羅馬書開宗明義，第一章就將「義」與「罪」，嚴格來說，是「神的義」與「人的罪」強烈

地對立起來，成為全書的總綱。先說「神的義」（1:1-1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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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 1:1-7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，奉召為使徒，特派傳神的福音。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

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，論到他兒子──我主耶穌基督。按肉體說，是從大衛後裔生

的；按聖善的靈說，因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。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

徒的職份，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；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。

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、為神所愛、奉召作聖徒的眾人。願恩惠、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

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！ 

 

在這七節經文裡，保羅一口氣將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、眾先知、大衛（代表眾先祖）、他自己

（代表眾使徒）和收信的羅馬信徒（代表眾教會眾信徒）歸納為同一個「信仰群體」。這寫

法遠超過一般尋常書信所需要的上款格式，也不是客套說話，而是要表明一個深切的信仰期

待與關懷，這也是羅馬書的主要信息：「復和」──上帝與人藉基督的代贖和好，而所有人

也都在基督救贖裡面，歸為一體。【這與《歌羅西書》信息一致，請另參有關的查經資料】 

 

1:16 我不以福音為恥；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希

臘人。 

 

福音的「福」指向的既是「和好」，那麼，禍音的來源，就必定是某種「反叛」和由此而導

至的「關係破裂」──這個以「關係」為重心的看法，正是羅馬書為「義」與「罪」下定義

時的基本取向。記得，我在第一篇講章中已經說過，基督教倫理最關懷的，並不是道德意義

下的罪，而是信仰義意下的罪。道德意義下的罪，總是可以量化的，而凡是可以量化的，無

論多重，都不會是絕對和終極的，因此，道德意義下的罪，並不會給人對生命完全絕望的體

會，都不會使人有終歸無能自救的深切悲哀，像保羅在羅7:24發出的哀鳴： 

 

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。 
 

必須記得，保羅並非等閒之輩，更非大奸大惡之人，即使信主後他非常反對猶太教的律法主

義，但對信主前的自己，後來憶述起來，仍是相當「自信自得」的── 

 

腓 3:4-6 其實，我也可以靠肉體；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，我更可以靠著了。我第

八天受割禮；我是以色列族、便雅憫支派的人，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。就律法

說，我是法利賽人；就熱心說，我是逼迫教會的；就律法上的義說，我是無可指摘的。 

 

信主前自恃自信的保羅，倒是到了信主後，才明白自己原以為可以靠著稱義的「肉體」，原

來竟是個「取死的身體」！他究竟在基督信仰裡，發現了甚麼真理，以至對自己的罪與義有

這樣天淵之別的看法。其中關鍵之一，必定是他在新的亮光下，重新了解了何為「罪」。以

下，由羅馬書的一章十八節到第七章，保羅就用了最重的筆觸，告訴我們罪究竟有多「長闊

高深」，而人，在基督教信仰的意義下被稱為「罪人」，究竟又是多麼絕望的一回事。 

 

1:18 原來，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

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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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十八節，「原來」二字帶出來的，正正是「原來禍音」。它承先啟後，指明福音之所

以有上文說到的「普世」果效，乃是因為下文講到的事實──世人（所有人）都犯了罪。不

虔不義的不是指某些特別罪大惡極的人，而是「一切」人。第一章的餘下經文至第二章二十

節，保羅將罪的「高度」、「深度」、「廣度」，演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。 

 

二、罪的高度──對抗上帝 
 

1:19-23 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裏，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自從

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

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因為，他們雖然知道神，卻不當作神榮耀他，也不感謝他。他

們的思念變為虛妄，無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自稱為聰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將不能朽壞之神

的榮耀變為偶像，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、走獸、昆蟲的樣式。 

 

這幾節表明，人類的根本大罪是「忤逆不孝」，不認父神，沒有以祂為我們的「父」，犯下

了「不可有別的神」的第一誡，即一切誡命的基礎。這幾節，也證明所謂「自然啟示」根本

無效。這不是「技術上」遊山玩水、科學研究、宇宙探索等方式，是否能夠某程度「發現」

上帝的存在或屬性，而是「倫理上」人類根本不願意承認創造他們的上帝是我們的主，我們

的父。這不是真理之爭，而是權力之爭──人類要自立於上帝以外，拒絕承認上帝主權的權

力鬥爭。就如一個想殺死父親掠奪他的財產的兒子，向他證明對方是他親父，所以他不應該

殺害他是多餘，因為他要殺父不是因為「不知道」他是他親父，而是正正因為「知道」，如

經文所說：他們雖然知道神，卻不當作神榮耀他，也不感謝他。 

 

人類犯罪，所衝著的，不是事、不是人，而是上帝，所冒犯得罪的是至高無上

的上帝，這個就是罪的「高度」。 
 

三、罪的深渡──深層背叛 
 

1:24-27 所以，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。

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，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；主乃是可稱頌

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！因此，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。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

處變為逆性的用處；男人也是如此，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，慾火攻心，彼此貪戀，男

和男行可羞恥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。 

 

這裡說到如何由信仰意義上的情慾（反叛、對抗、僭越本位冒充上帝），演變為道德意義上

的各種的情慾。當中，保羅特別強調同性戀，是因為同性戀是「極度反叛」的罪行，它不僅

是一般的淫亂，更是含有「公然反對上帝的創造」的反叛意識，故意跟上帝造男造女的創造

原意大唱反調。而同性戀，亦是由信仰意義下的罪，過渡到道德意義下的罪的重要環節。最

後，罪由內而外，再「普及化」為一切人間罪行─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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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:28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，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；又是讒

毀的、背後說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誇的、捏造惡事的、違背父母

的。無知的，背約的，無親情的，不憐憫人的。 

 

到第一章的結尾，保羅下了一個極強的總結，來描述人的罪大惡極── 

 

1:32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，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，還喜歡別人

去行。 

 

這再一次證明，罪始於反叛終亦於反叛（即不僅是犯罪，而是故意為挑釁上帝而犯罪），原

來任何具體的外顯罪行，都只是這內在態度的落實、彰顯或延伸而已。人不僅犯罪，而且犯

得很高興、很招搖、很沾沾自喜，這才恐怖。罪根本指向的，是一種由內心深處發出的「反

叛訴求」，並由此造成的「關係破裂」，這是羅馬書以及全本聖經對罪的基本定義。 

 

罪，絕不僅是一時意氣或情慾誘惑引致的「失足」，而是發自內心深處，蓄意

與上帝對著幹的反叛意識，這個就是罪的「深度」。 
 

四、罪的廣度──全民皆罪 
 

2:6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，為自己積蓄忿怒，以致神震怒，顯他公義審判的日

子來到。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 

 

罪（反叛）最終帶來的是神的公義審判和報應（即我上次講道提到的「禍音」），這是基督

教救贖論和末世論的必需而且極為重要的前設。但仍要留意，報應所針對的罪主要仍是「態

度」上的罪，就是我們對上帝順服還是反叛── 

 

2:7-8 凡恆心行善、尋求榮耀、尊貴，不能朽壞之福的，就以永生報應他們；惟有結

黨、不順從真理、反順從不義的，就以忿怒、惱恨報應他們。 

 

這裡指出了兩條路和兩種結局，「順服而得生」或者是「反叛而滅亡」，不過，這並不意味

人類可以從容地「自由選擇」，並且多數人會「擇善而從之」，事實上剛剛相反，下文保羅

將一再指證── 

 

由猶太人到外邦人──有律法的、無律法的；守律法的，不守律法的；守

到律法的，守不到律法的──全民皆罪，無一倖免。 
 

加3:22說「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」，如何「圈」到密不透風，使人「罪網難逃」呢？使所

有人都是「罪人」呢？以下我會分三個層次來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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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 有律法的有罪，無律法的也有罪 
 

2:12 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滅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

受審判。 

 

這話常常被教內外人士曲解，拿來大談基督信仰以外的宗教哲理和道德文化，是否也有「得

救」的可能或「啟示」的成分。其實，這句話只是說外邦人「不必按律法滅亡」而已，絕對

沒有任何「不滅亡」的暗示！猶太人有律法卻守不了律法（見17-24），結局是「在律法下」

滅亡；外邦人有「良心」，但何嘗能按足「良心」行事（說說可以，但根本做不到），結果

按其「良心」受審，與猶太人按「律法」受審，都是「同歸於盡」！彼此判罪的「罪名」不

同而已，但被定罪受罸的結果卻是一樣的。此節倒證明所謂「良心引導」，與「自然啟示」

一樣，在引人認識和回歸上帝方面，都是無效的。猶太人與外邦人，在律法與良心的陰影底

下，都沒有一個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，都是待定罪等滅亡的罪人。 

 

２、 不守律法的有罪，守律法的也有罪 
 

羅 2:17-24 你稱為猶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著神誇口；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，就曉

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別是非；又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蠢笨

人的師傳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。你既是教導別人，還不

教導自己嗎？你講說人不可偷竊，自己還偷竊嗎？你說人不可姦淫，自己還姦淫嗎？

你厭惡偶像，自己還偷竊廟中之物嗎？你指著律法誇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辱神麼？

神的名在外邦人中，因你們受了褻瀆，正如經上所記的。 

 

這段比較顯淺，指明「有」律法而不「守」的，等於沒有，當然逃不過神的審判，更有「明

知故犯」，罪加一等的嫌疑。有而不守，自然有罪！但「守」的呢？答案是一樣有罪！為甚

麼？守了律法而仍然有罪，較外在的原因有兩個： 

 

（１）不是真守： 
 

2:21 你既是教導別人，還不教導自己嗎？你講說人不可偷竊，自己還偷竊嗎？──只

在嘴巴上「守」，沒有在行為上守。 

 

（２）沒有全守： 
 

2:25 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禮固然於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。

──只守一些較容易或表面的虛文，例如割禮，沒有整體生活行為的實際。 

 

嚴格地講，這些所謂「守律法」的，實際等同沒有守的或「守不到」的。但「守到」的呢？

若有人能「真正」並「完全」守律法，就可稱義麼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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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 守不到律法的有罪，守到律法的也有罪 
 

守不到的，沒有真守的，沒有全守的，有罪，我們可以理解，怎麼連「守到律法」的也有罪

呢？這確匪夷所思。但這卻是基督教因信稱義這核心教義的必需前設，也是保羅這個「就律

法上的義說是無可指摘的」的法利賽人，後來竟會對自己的罪性誠惶誠死的根本原因。這個

基督教獨排眾議的信仰理念，逼使我們面對聖經其中一段最艱深的經文── 

 

7:7-24 ¡¡律法是罪嗎？斷乎不是！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為罪。非律法說「不

可起貪心」，我就不知何為貪心。然而罪趁著機會，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裏

頭發動；因為沒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；但是誡命來到，罪又

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，反倒叫我死；因為罪趁著機會，就藉著誡命

引誘我，並且殺了我。這樣看來，律法是聖潔的，誡命也是聖潔、公義、良善的。既

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嗎？斷乎不是！叫我死的乃是罪。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

死，就顯出真是罪，叫罪因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。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，但

我是屬乎肉體的，是已經賣給罪了。因為我所做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；我所願意的，我

並不做；我所恨惡的，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，是我所不願意的，我就應承律法是善

的。既是這樣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裏頭，就是

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。因為，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

願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，就不是

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。我覺得有個律，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，便有惡

與我同在。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歡神的律；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

心中的律交戰，把我擄去，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

這取死的身體呢？ 

 

保羅是因為自己不能守律法，感到「罪疚深重」而大聲喊「苦」嗎？不是！他自己曾經親口

說：「就律法上的義說，我是無可指摘的！」對於猶太人繁瑣不堪的律法，保羅守了，是真

實的守了，完整的守了，甚至到「無可指摘」的地步。哪麼，他還「苦」甚麼？怕甚麼呢？ 

 

首先，請勿用坊間的心理學、輔導學來解這段經文，解保羅的心理狀況，否則，一定錯到離

譜。保羅痛苦的，不是一種「心理感覺」──覺得自己罪孽深重，或苦於陷溺於某種「沉溺

性」的罪不能拔、或苦於不能事事完美做到最好等等。 

 

原來，信主後的保羅，在基督十架的亮光下，體會到罪最深沉可怕的一面： 

 

非律法說「不可起貪心」，我就不知何為貪心。然而罪趁著機會，就藉著誡命叫諸般

的貪心在我裏頭發動；因為沒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；但是誡

命來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，反倒叫我死；因為罪趁著機會，

就藉著誡命引誘我，並且殺了我。 

 

叫我「不可起貪心」的律法，反使「罪趁著機會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裏頭發動」，留意，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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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尚未知道「不可起貪心」這個誡命時，我「貪心」就只是「貪心」，只是外顯的、個別的、

和一時間（偶然）的行為而已，罪不致死。但一旦我知道這「不可起貪心」的誡命，竟會有

「諸般的貪心在我裏頭發動」，引出內在的、蓄意的、持久的、多層次的「諸般貪慾」。針

對誡命來說，這「諸般貪慾」極其詭異，可以包含兩重外表相反卻內在一致的含意── 
 

（１）明知故犯，蓄意對抗的貪慾： 
 

這是聖經中的常例，上帝的訓誡越是明確絕對（如「一定死」），人就越想自己另走

一路（找出「不一定死」的各種借口），總之就是與上帝的誡命「對著幹」，始祖如

是、該隱如是，以色列的百姓亦如是。所「貪」的是對自把自為的權力的「慾」。 

 

（２）做到最足，自我炫耀的貪慾： 
 

10:2 我可以證明他們（指猶太人）向神有熱心，但不是按著真知識；因為不知道神的

義，想要立自己的義，就不服神的義了。──守而且守到律法，都是罪，甚至是更大

的罪，這是因為這樣「守」律法，乃出自一重深層的驕傲──想要立自己的義，結果

就更加攔阻他們信主得救──就不服神的義了。守了誡命的「外殼」，卻犯了誡命的

靈魂（人向上帝順服聽命），這樣「守著誡命來反誡命」，才是最可怕致命的罪。 

 
當中可怕的不是律法誡命，因為它本出於神，也是祂的一番好意，絕對是好的；可怕的甚至

不是我們犯出來的具體罪行，而是「我這個人」──在我「裡面」究竟潛藏著多少連自己也

不知道的「律」，可以將最好的東西（上帝的誡律）變成最邪惡的東西（蓄意犯誡，甚至詭

詐到以守誡的方式來犯誡）。這種在我肉體之中深不可測的罪惡根性，才是最可怕的，最令

保羅恐懼痛苦的，也是人在上帝面前，被稱為「罪人」的根本原因。 
 
就保羅的經歷、神學和羅馬書的脈絡來說，保羅說「我所願意的，我並不做；我所恨惡的，

我倒去做」就不能簡單或常識化地理解為「我想做Ａ（例如戒賭）而做不到Ａ」或「我不想

做Ｂ（例如向家人發脾氣）卻終歸做了Ｂ」，這個是可以接受的一重理解，但肯定不是保羅

的基督信仰最深切關懷的。「我所願意的，我並不做；我所恨惡的，我倒去做」所指向更深

一重的意思，是「我想做Ａ（例如為上帝幹大事）而事實也做了Ａ，但我連自己也不知道的

真正動機或心底裡真正想做的，其實是Ｂ（例如想自我神聖化）」。大家想想，當天保羅手

執文書，四出搜捕逼害基督徒時，他心中想著甚麼（替天行道），但後來大馬色路上遇見主，

主告訴他其實他在幹著甚麼（逼迫基督）。只要明白保羅這親身經歷，便明白箇中奧妙。 

 

罪最可怕，最狡詐，最防不勝防的，是它可以隱藏在最神聖的包裝底下（例如堅守誡命）誘

惑和「殺」人。正正在這個定義下，保羅，這個「就律法的義是無可指摘」的「原教旨主義

者」，信主後，才會自稱自己是「罪人中的罪魁」。 

 
罪，絕不某些人的例外，而是所有人的必然；可怕的不是我們已經作出了的犯

罪事實，而是我們「身體」之中深不可測，詭詐多端的「犯罪可能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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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提到的羅馬書一章十八節，可以作為對「罪」的一個扼要概括── 

 

原來，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結語：你「認罪」了嗎？ 
 
弟兄姊妹，人有罪，人會犯罪，人是罪人等等，甚麼宗教哲學，甚至人本主義，也會用到這

些術語，但沒有一個，會像基督信仰那樣，將「人的罪」講得這樣灰暗、窮盡和絕望── 

 

有律法的有罪、沒有律法的也有罪；不守律法的有罪，守律法的也有罪；守不到的有

罪，守到的也有罪──全民皆罪，無一倖免。 

 

罪的工價乃是「死」（羅6:23），換個更平白直接的說法，是── 

 

有律法的死、沒有律法的也死；不守律法的死，守律法的也死；守不到的死，守到的

也是死──全民皆死，無一倖免。 

 

保羅正是這樣說：「然而從亞當到摩西，死就作了王，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，也在

他的權下。」（羅5:14） 

 

這個全民皆罪，全民皆死的真相，就是聖經所啟示的「原來禍音」。許多教會

或牧者經常叫人「認罪」，但我們「認」的關鍵，不是零散個別的「罪行」（教

會不是法庭），而是我們背叛上帝，總是從心底裡（包括不自知的）偏離上帝

話語的深沉罪性。唯有這種「認罪」，我們才開始觸摸到基督信仰的精義──

人是罪人是甚麼意思，人必需外力（基督）的拯救，又是甚麼意思。 

 

這樣極端的「禍音」當然令人不安，聽得不舒服，但明白禍音，是我們能欣然

確實接受福音，並且謹守到底，寸步不離的最大力量之一。我深願大家都不要

怕難，用心先搞明白「罪和禍音」，好可以「因禍得福」。我深信，天父的美

意，也本是如此──稍後，我會更詳細講解聖經中「因禍得福」的奇妙真理！ 

神的忿怒──這是

高度，得罪的，是

至高的上帝。 

行不義阻擋真理

──這是深度，

所犯的，是蓄意

反叛對抗的罪。 

一切不虔不義的人

──這是廣度，犯

罪的，是一切人。 


